由沈阳机床破产看中国大国重器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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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装备制造业，特别是作为“工业母机”的机床业，是国家发展的大国重器，是国家工业发展的基石，它直接体现着国家的工业能力，直接影响着国家的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近年来，中国机床企业发展困难重重，领军企业更是破产重组，整个行业亟需凤凰涅槃,浴火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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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常态经济下看中国机床发展

2012年，中国GDP增速从2011年的9.2%跌至7.8%，此后，GDP增速长期保持在6%—7.5%区间内。有学者认为，今后的经济增长可能不会出现L型，甚至会陷入整体下滑。中国经济进入了新常态，中国经济结构亟需调整，新常态经济有以下特征：一是经济速度的追求转向对经济质量的追求；二是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经济发展由单纯追求规模、速度的粗放型增长向更加注重质量、效率的集约型增长转变；三是经济增长动力逐渐由要素和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经济增长动力决定了增长速度和结构转型升级的质量。在高端制造方面，就是要淘汰落后、高耗能、高污染产业，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实现中国制造大国到中国制造强国的转变。

制造业中最基础的装备就是机床，机床关系到国家的战略安全，它被称为“工业母机”。虽然机床行业在中国GDP贡献中只有不足0.3%，但是其重要性不能仅用经济数据衡量。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机床行业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01-2011年，增长速度很高。其中2001-2009年，主营收入年均增长率为24.4%，利润年均增长率为20.7%。2010-2011年，主营收入年均增长率为38.1%，利润年均增长率为59.0%。在这一阶段金属加工机床消费量逐年提升。2001年起，中国机床行业迎来了长达十年的黄金周期，市场规模不断扩大。第二阶段是2012-2018年，增长速度不断下滑。机床行业自2012年后开始进入下行周期，竞争加剧，规模扩张时代彻底结束。这一时期的的特点是：增长速度持续下降。2012-2017年，以中国金属切割机床为例，年均产量降到39.72万台，相当于2012年的一半水平。以中国最大机床企业沈阳机床为例，2018年沈阳机床全年销售收入65亿元，还不如2011年曾位居世界销售第一时销售收入的一半。截至2019年，中国机床行业的四大支柱企业，大连机床、沈阳机床先后破产重组，昆明机床财务作假退市，秦川机床也“带帽ST ”。中国机床业亟需凤凰涅槃,浴火重生。对比国外高端机床，国产机床有三大特征：第一，市场上，高端失守、低端混战。2019年，赛迪顾问发布了全球TOP 10数控机床企业排名，中国企业无一上榜，世界机床业由德、日、美三国所占据；第二，制造上，组装为主、原创为辅。比如，以日本发那科和德国西门子为首的国外数控系统几乎垄断了高端机床市场；第三，性能上，精度不高、可靠性不强。比如，国外机床可以长时间不停机工作，而国产机床很少能做到，如异响、振动等小问题就会层出不穷。不管是哪种差距，都体现着中国机床的整体质量水平，而这些差距与机床的工业三基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我国制造业实现创新性改变的关键是创造和发展智能装备制造行业。万志远等（2018）[1]认为我国装备企业在智能制造领域还有四个不足：缺乏核心竞争力、标准化普及不够、工业大数据应用价值未充分挖掘、以及智能制造相关现代服务业发展滞后。惠利（2018）[2]认为我国装备制造业发展政策应从选择性产业政策过渡到因势利导型产业政策，促进企业从传统的“制造+服务”模式向“产品+服务”的服务型制造模式转变。高智，鲁志国（2019）[3]也实证了制造产业和服务产业融合发展对装备制造业创新效率的影响程度。走新时代的新型工业化道路，结合智能装备制造的特征，深挖产业链上有价值的关键领域和推动上下游产业的快速发展变得尤为重要。
近年来，中国领导人特别重视中国机床企业的发展。2013年，习近平视察沈阳机床曾指出，技术和粮食一样，靠别人靠不住，要端自己的饭碗，自立才能自强。实体经济是国家的本钱，要发展制造业尤其是先进制造业。2013年，习近平视察武汉重型机床集团，强调工业作为我国立国之本，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自主研发，自己创新，形成科技竞争力，承担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重任。2015年，李克强视察福建省嘉泰数控机械有限公司，看到含有中国自主制造的关键部件的机床时，反复强调，中国经济要长期保持中高速增长，必须迈向中高端的中国制造。2017年，李克强视察秦川机床强调，不断攻克关键核心技术，续写中国制造2025新篇章，推动中国经济迈向中高端。

二、由“沈阳机床破产”思现状

2011年，沈阳机床以全年11.5万台机床的销量，27.83亿美元的销售收入成为排名世界第一的机床企业。2012年，董事长关锡友被评选为“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企业也登上了央视《大国重器》节目。2007年，企业不顾巨额负债投入数控系统i5的研发，以替代发那科、西门子等国外数控系统，占领高端机床的制高点。2012年，沈阳机床宣布完全自主可控的i5数控系统研发成功，并于2014年投入市场，几年下来，i5数控机床市占率不高，并没有得到强烈的反应。市场上，高端机床仍然需大量采购西门子、发那科等供应商提供的数控系统。在I5系统资金投入方面，关锡友表示， i5的研发投入花了大约30亿元，其中9亿元是软件开发成本，21亿元是试错成本。加上产品开发、厂区改造等，总投入约100亿元。但是到了2013年，企业就开始了持续亏损，直到ST。面临着退市危机的沈阳机床，在2017年末紧急实施了1.34亿元的债务豁免计划免于退市。2018年，沈阳机床的负债合计为202.4亿元，总资产203.9亿元，负债与资产基本相当。到了2019年年中，其负债合计为178.9亿元，资产合计为165.8亿元，已资不抵债。2019年8月16日，沈阳中院针对多家公司提出对沈阳机床破产重整的要求，裁定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破产重整。沈阳机床董事长关锡友在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将沈机遇困的原因总结为四点：持续高负债运营，结构性问题突出，体制机制陈旧，历史包袱沉重。

我认为沈阳机床失败，除了董事长关锡友提出的以上原因外，这些因素其它国有机床企业都有，还有其自身独特的原因。总结为“三渴”原因。

一是如饥似渴，急于成为世界最强的心态而忽略了经济周期性因素。从2012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从高速增长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靠规模扩张的时代逐渐结束。处于上游产业的机床行业，开始进入下行周期，企业自然要改变以往盲目扩张的策略，竞争加剧，将逼迫着企业靠高质量发展提高企业效益和市场竞争力。过往以大取胜，以量成功的经验不能简单复制，从大到强的过程是需要技术沉淀，市场认可的，过程可能是漫长的，也可能是充满焦虑的，但绝不是卖光家当，饿着肚子，拍着脑袋不计后果的去实现。

二是望梅止渴，急于超越国外技术而独押数控化，而忽略机床整体技术的可靠性。数控化系统真的是唯一出路吗？企业不是靠单一的i5数控系统就能击败国外高端机床市场占有率。缺乏机床关键功能部件的技术沉淀，整体性能可靠性就不会高，市场就不会认可。在此，借用任正非曾经说过的一句话：“不用美国的零部件是可以的，但别人不买怎么办？”国产替代进口要考虑的实际问题还很多，不走寻常路，想弯道超车，把技术战术放大到唯一战略，毕其功于一役，倾其资源于一处，急于求成是要付出代价的。

三是饮鸩止渴，急于提高市场销售而涉足金融租赁，而忽略了企业财务负债。金融化产业真的是诱惑吗？以美国通用电气（GE）为例，它是全球领先的多元化跨国公司。GE公司曾经是工业制造和金融资本相结合的典范企业，被中国很多优秀企业家顶礼膜拜，不断地复制模仿。在原CEO韦尔奇直接领导下，通用电气大举进军金融业，特别是消费者金融业务。曾经是美国市值最高的公司之一。从2008年至2014年，也就是从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公司金融的期末净投资从5380亿美元降至3630亿美元。2015 年，CEO伊梅尔特宣布大规模缩减金融业务，将在未来两年内剥离旗下价值3630亿美元的大部分金融业务，以期更加专注于高端制造业。公司金融的贷款租赁、房地产等业务将被剥离，总价值约为2000亿美元。GE公司对外宣称，公司金融的资产将缩小到900 亿美元，2018年GE公司90%的盈利将来自高回报的工业业务。租赁业务让本来就资金紧缺的沈阳机床包袱更重，应收账款更加无法及时变现，现金流更加恶化。

当然，多元化与专业化至今也一直是具有争论的课题。像沈阳机床，大连机床这些肩负着民族工业振兴的大型企业，都已是高负债、重资产的机床企业为什么选择金融自救这条路呢？沈阳机床不断地开展输血i5技术、租赁业务，即使金融租赁短期能获得市场，举债i5能求得技术，也不合时宜，只会使公司的现金流更加恶化，走向破产。

三、从“工业三基”求发展

一是扎实做好机床的工业三基。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近年来，国产机床销量下滑，机床企业的生存空间在慢慢受到挤压，资金链断裂、破产、倒闭、重组现象接连发生。国外高端机床作为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的重要装备，对中国出口限制的政策甚为严苛。因此，在关键领域和卡脖子的地方，要下大功夫发展，补齐短板。工业三基通常是指：基础零部件、基础工艺、基础材料。只有强化工业三基思想，机床可靠性才会提高，有了高质量才能赢得市场。在机床市场上，购买国外机床问质量不问价格，购买国内机床问价格兼顾质量。产品的同质化加速了国内厂商不断倾向于机床价格战，于是，厂商偷工减料、低价零件、批量生产不断显现。企业明白，失去了价格优势，便容易失去了市场。订单为王，交期为王的思想鞭策着企业没有时间思考未来，没有精力挖掘技术与创新质量。

二是培养掌握关键技术的大国工匠。能研发出来，未必能制造出来。不仅要有懂研发的高科技人才、而且要有能制造出尖端产品的高技能人才，制造工艺技术叫得响才行。在改革开放前，中国很多军工产品对部件的要求精度很高，当时没有高精端的设备，最终完成靠什么？只能靠手艺人，靠工匠的高超技艺。在过去，还没有现在白领、蓝领这种带有阶层化的称呼。有的是六级工、八级工的称呼，八级工，那是精湛技艺的代名词，有着极高的物质待遇和社会尊重。时过境迁，匠心筑梦，技艺立本的思想不能丢。如两弹功臣“原三刀”，原名原公浦，身为六级车工，勇担重任，成功加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关键核心部件的铀球，为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立下了不朽功绩。当时，既没有高精度的数控机床，又没有可替代的原材料，所以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他凭着精湛的技艺、过硬的心理素质，以最普通机床，用最后定乾坤的“三刀”，车出了铀球所必须的精度而扬名中华。

三是定位适合自身发展的产业链。只有定位，才能找到企业弱点和未来利润增长点。机床产品本身有着部件种类繁多和技术复杂的特点。企业不可能把产业链上所有部件都制造。受国外高端关键部件禁售中国的原因，企业必须严格定位自身产业链范围，才有机会把自身产品做优。通常有两种模式，第一种模式，机床厂商做整机组装，关键部件购买，整机技术可靠性低。第二种模式：机床厂商生产全部关键部件，最后组装，自我监督，整机技术可靠性高。第一种模式利润低，中国绝对大多数机床厂商都采用这种模式。对于产品性能的整体提高，企业没有掌控能力，这就需要企业在把复杂产品的定制研发扩大到规模生产过程中，需要强有力的外部协助监督，诸如：关键供应商、科研院所、市场竞争者。否则，很难产生市场规模效应，应用可靠性也会降低。第二种模式是全产业链模式，利润高，对企业技术要求高，机床整机可靠性依靠自身的严格检测和监督。目前，全国公开宣布采用这种模式的机床厂商就是大连光洋机床，当然还在探索起步阶段，还需要漫长的道路要走。

四是强化多组织基础理论研究，突破创新瓶颈。建立行业自主创新体系，作为企业，机床应用层面的技术可以科研攻关，但是，来自于基础理论方面的水平却很难提升，不是每家企业都像华为公司一样静下心来痴迷于研究基础科学。由于技术水平低，生产工艺落后，自主创新能力不足，导致产品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低，利润非常微薄，许多企业只能勉强维持生存。企业短期利益大于长期利益，不愿意将人力和财力投入到基础研究，所以才会外购机床关键功能部件。比如，机床振动问题很难解决，单个企业很难承担系统性问题的研究，尤其是关键部件和基础技术的研究。因此，产业链上的企业只有通力合作才能取得基础理论的突破。

